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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文学的历史功绩

刘　云

　　摘　要：抗美援朝文学通过形象化的语言，一方面向民众说明了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揭露了美军在朝鲜的暴
行，帮助人民认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另一方面则讴歌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精神，鼓舞了民众的抗美援朝热情，具

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抗美援朝文学在战争动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宣传动员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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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文艺作为宣传工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产生于
新中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文学，承继了文艺宣传的光荣传统。按照学界的通行定义，抗美援朝文学

这一概念主要指产生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抗美援朝战争及国内的抗美援朝运动为主要描写内容
的文学作品。依据常彬的统计，相关作品共有 ３０００余部，可谓创作踊跃、规模宏大。［１］５９其中代表
作既包括著名作家巴金的《团圆》、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路翎的《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

也包括年轻军旅作家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陆柱国的《上甘岭》与《风雪东线》等，这

些作品均继承了自延安时期以来文艺创作与宣传的优秀传统，不但“奏响了捍卫新生共和国的文

化动员进行曲”，并且“在相当深刻的程度上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至今人们还感怀它

所折射出来的民族精神”。［１］５９６０对抗美援朝文学的历史功绩进行分析与总结，不但能够帮助我们牢

记这一当代文学创作高峰的光辉业绩，更可以为今天的文艺宣传工作提供宝贵的经验。

　　一、宣扬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

　　众所周知，抗美援朝战争是在内忧外困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展开的，饱受战争之苦、渴望和平的
广大人民，对于一场并非发生在自己国土之上的战争，在初期无法感受到其必要性，甚至抱有抵触

心理是在所难免的。毛泽东曾经指出，政治动员工作的关键在于“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

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２］４８１如何使人民

群众真正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并付出由衷的支持，成为这一时期宣传工作的要义之所在。

作为宣传工具的战争文学在转变群众思想方面发挥了极其显著的影响力。中国最终决定出兵

抗美援朝，不仅是出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使命，更重要的是为保护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

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多篇抗美援朝文学作品用形象化的语言和活生生的事例，鲜明地阐释了朝

鲜人民与中国人民命运间的本质性关联：如果不向朝鲜提供及时的军事援助，美军必然进一步向

我国挑起战火，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更将不复存在。魏巍在著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

中，通过志愿军战士之口描述了“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之间内在的一致性，揭示了志愿军参与

保卫朝鲜，实质上是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不让今日朝鲜的遭遇发生在明日之中国：“拿

吃雪来说吧。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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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的慌

哩。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

蹲防空洞呀。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呀。”［３］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一方面在于捍卫了

中国的国家安全，树立了国际威望；另一方面，对人民而言，抗美援朝战争是一次重要的教育活动，

通过文学中对抗美援朝战争必要性、正义性的全面展示，人民认识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意义，

政治觉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为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宣传抗美援朝战争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消除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亲美”和“恐美”心理：前者

往往存在于城市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中，如认为“美国最民主”、“个人在感情上对美帝实在

仇恨不起来”；而后者主要存在于农村地区，认为志愿军出兵朝鲜必然引起美国的报复，谣传美国

要向中国投放原子弹，中国必然亡国，引起了许多地区农民不敢耕种、“干部要求回家”、“青年团

员退团”的恶劣情况。① 上述两种心理，不但极大阻碍了战争动员工作，甚至影响了新中国的经济

建设。因此，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提出当前宣传动员
工作的重点，是“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

视、蔑视的态度”。② 为了响应中共中央的指示，１９５０年１１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
常委会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文艺界展开抗美援朝宣传工作的号召》的决议，呼吁文艺界“要用文

学艺术的形式来揭露美帝国主义梦想独霸世界的狂妄的野心”，控诉其罪行，消除部分群众的错误

心理，“在中国人民中普遍建立起仇视美国、鄙视美国和蔑视美国的正确态度。”［４］因此，用文学的

手段来帮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美帝国主义本质、击碎一些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成为了该时期抗

美援朝文学的创作重点。

在朝鲜战场上，美军曾先后多次以炸弹、燃烧弹等手段，轰炸朝鲜城镇乡村，造成了大量平民

伤亡，同时也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义愤。对于美军在朝鲜的暴行，抗美援朝战地文学中有着详

细的描绘。总政治部文化部的年轻作家陆柱国在《风雪东线》中用细致的笔触展现了一个特写镜

头：在被美国燃烧弹点燃的房屋前，躺着一具朝鲜母亲的尸体，“火光映着她青灰死白的脸，血把她

整个前额都糊住了。小孩抓着女人的衣服，爬在雪地里，嗓子都哭沙了。因为离火太近，女人身边

的雪慢慢化成了水。”［５］１５这些读之令人泪下的场景经过小说家的展示，可以强烈地打动善良的中

国人民与志愿军战士，使他们回忆起自己和家人在抗日战争中经历的悲惨遭遇，激发出正义的愤

怒和同仇敌忾的心理，从而转化为对军事援助行动的支持。

与普通民众中因为未曾受过美国的直接军事侵略、因而对美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认识不深的

情形相比，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亲美”心态则是出于对“美国民主”所抱持的强烈幻想。因此，

为了打破这一幻想，必须向其说明，“美国民主”并非他们所认为的“普世价值”，其本质是虚伪的。

在《三千里江山》中，杨朔重点描绘了美军战俘中白人士兵与黑人士兵之间的种族矛盾：“那鹰嘴鼻

子军官横着眼站在旁边，看到黑人走到眼前，一巴掌打掉烟，抢过去就抽。黑人想往回夺，那家伙

瞪起眼骂：‘滚到地狱去！’”［６］６４上述段落反映了美军中有色人种士兵受歧视的现象，而著名非洲裔

作家基伦斯根据二战经历创作的小说，亦可以成为对该描述的佐证：基伦斯感慨，在美军中，黑人

不仅要与“敌人”战斗，同时必须与“自己的军队”中的种族歧视与压迫作战，“他们很快将被送到

海外去为国家、自由和民主战斗牺牲，而恰恰在祖国被剥夺了享受自由与民主的权力”。［７］抗美援

朝文学中对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与种族矛盾的展示，无疑是对“美国民主”论述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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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消解，从而可以对抱有意识形态错误认识的部分知识分子起到教育功效。

　　二、讴歌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

　　在抗美援朝文学中，最为光辉的一笔自然是对志愿军战士英勇形象的刻画。由于双方军力对
比悬殊，我军武器装备落后，故而作战形势一度极为艰难惨烈；阵地战特别是坑道战本身艰苦卓绝

的战斗条件，也使得志愿军战士们不得不用格外坚强勇敢的战斗意志来克服实际困难、坚持作战。

在此过程中，志愿军所展现出的英雄气魄打动了诸多作者，出现了大量对我军将士视死如归、英勇

顽强的战斗精神进行讴歌的战地文学。陆柱国的《上甘岭》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两部在

抗美援朝文学中最为著名的作品，均细腻地描述了阵地战中志愿军战士们的光荣事迹。

在《上甘岭》中，陆柱国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志愿军战士们在这样一种炼狱般的环境中：“高热的

火焰在坑道口燃烧起来，土、石头，都像熔铁一样，变成红色，被烧碎的石块往下掉着”［８］６７他们以超

人般的意志与战力，坚守战地，团结一心、以弱胜强。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无疑是抗美援

朝文学中最令人称道的篇章。在这篇报告文学中，魏巍以细致的笔调，全面展示了志愿军战士们

的光辉形象，其中最为动人的一幕自然是对“松骨峰战役”的描绘，那些坚持到最后一刻、与敌人同

归于尽，甚至连死后的尸体都保存着战斗的姿态，仿若“凝结的雕塑”一般的志愿军战士形象，赢得

了全国人民的热爱与敬仰，极大地激发了志愿军指战员们的战斗意志与热情：“飞机掷下的汽油

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

着呜呜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要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

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做

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卡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和

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３］

《谁是最可爱的人》甫经发表，便在社会上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引发了群众拥军爱军、支持抗美

援朝运动的新高潮。毛泽东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并要求“印发全军学习”，周恩来则赞扬它“感动了

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称要感谢魏巍“为我们的子弟兵取了‘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

号”。［９］１４５“最可爱的人”一语成为新时代对人民军队最高的赞颂，被称为是“时代精神光辉的形象

化”。“魏巍同志在这篇令人难忘的文章里，是写出了我们一整代人的革命精神，也就是我们这个

时代的时代精神。……志愿军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典型，‘最可爱的人’又是志愿军的典型。有

了‘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形象的概括，就像画龙点睛一样，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英雄气概就

腾空而起了。”［１０］１０１１０２《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方面发扬了我军文艺宣传工作的优良传统，承继了自红

军长征以来文艺工作中塑造“英雄形象”的谱系，为我军在建国后进行军纪、军风建设树立了重要

的楷模；另一方面，《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展示的志愿军战士的英勇形象，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道德榜样，直至今日仍有重要意义。

在抗美援朝文学中，志愿军战士的英雄形象是丰富而多面的。他们不仅具有英勇顽强、不畏

牺牲的战斗意志，同时对朝鲜人民，更怀有“亲人般的感情”。对中朝人民“兄弟情谊”最为细腻而

经典的描述出现在著名“七月派”南京作家路翎的小说《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里，前者巧妙地

选取了一个朝鲜婴儿在志愿军战士心中所唤起的“温暖而甜蜜的感情”，书写了跨越国界的、人类

共有的真挚情感：“在车子猛然停住的急剧的颤动里，王德贵撞在车台上，头上流血了，但他唯一的

思想是紧紧抱住孩子，不让他受到损伤。在紧随着而来的那一声爆炸里他不觉地弯下腰去俯在孩

子的身上。……在照明弹的亮光下，王德贵第一次对着孩子的圆圆的脸看了一眼，这才注意到，这

孩子原来是长得很俊的，紧闭的薄薄的嘴唇非常可爱地翘着，黑黑的睫毛贴在面颊上。于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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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紧张着的内心里面唤起了模糊的甜蜜的感情。”［１１］３３７

著名文学评论家巴人赞颂《初雪》所刻画的战斗中的生活画面展现了“人物朴拙的灵魂”：“应

该说，《初雪》所展示的，是中国劳动人民从自己生活和战斗经验中生长起来的对朝鲜人民的关怀、

热爱和希望。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那种精神，是生长在劳动人民共同命运、共同生活经

验的土壤之上的。只有这一精神，才是鲜血与生命结成的长城，才是一种克敌制胜、不可征服的力

量。”［１２］１９２０《初雪》与《洼地上的战役》中所试图刻画的志愿军英雄，不是刻板的宣传符号，而是充

满情感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的儿子”，充满了崇高而朴实的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以文

学的角度观之，路翎抗美援朝小说中的志愿军形象，摆脱了过去“英雄形象”常常流于单薄平面化

的窠臼；通过对朝鲜人民生命经验的体会和分享，“人道主义援助”与“阶级感情”不再是空洞的概

念，而藉由作家的细致描述，成为可以在读者心中浮现出来的真实情感，一种亲密无间的友爱之

情。在激发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同情、进而转化为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支持这一方面，细腻而丰

富的文艺宣传的效果，远胜对战争必要性的理性阐释。

　　三、鼓舞人民抗美援朝热情

　　抗美援朝文学通过对战争必要性的宣传和对志愿军指战员牺牲精神的讴歌，极大地鼓舞了后
方人民的抗美援朝热情，使之成为了战争胜利的最有力保障。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全心全意地依

靠群众，是我党我军取得革命斗争胜利的不二法门。毛泽东在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２日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会第２４次会议上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原因时指出，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
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１３］３５３全国人民的支持与奉献构成了抗美援朝战

争胜利的根本基础：一旦人民群众认识到了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抗美援朝”背

后的深层诉求是“保家卫国”，国内人民对志愿军毫无保留的支持便成为了战争的坚强后盾，人民

群众掀起了踊跃参军、支援前线的热潮，书写了大量可歌可泣的事例。在全国各地，涌现出了无数

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上战场的动人情景，这为诸多抗美援朝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材料，

使抗美援朝文学成为建国后新时期文学的一座丰碑。而这些团结一心、拥军拥战的先进事例，通

过文学的描摹与宣传，传遍全国，亦使无数人在读这些文学作品时受到极大的感动，从而以更大的

热情投身到抗美援朝运动之中。

除却以参军参战的形式为抗美援朝贡献力量之外，后方的广大人民同时也开始大规模订立爱

国公约，开展劳动竞赛，积极生产，支援前线。在此时的抗美援朝文学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便是

以后方人民劳动热情为主要题材的。路翎的《祖国在前进》正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部戏剧紧扣“社

会主义改造”的时代旋律，生动地刻画了民族资本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剧作主人

公郭锡和作为爱国资本家，尽管亲身体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工业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民族自豪

感，但同时又出于“恐美”心理而对抗美援朝战争抱有悲观的态度，同时对开展“生产运动”、“支援

前线”的口号怀有抵触情绪。然而，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党代表的耐心帮助与工人阶

级生产热情强烈感染之下，郭锡和终于认识到，民族工业的发展必须以祖国的强盛为最终的保障，

而抗美援朝战争正是为国内生产建设赢得和平环境的唯一途径。因此，他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热

情被唤醒了，终于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喊：“中国啊，我也是你的儿女，过去我也曾为你流过眼泪的。

除非是丧尽天良，今天有哪一个中国人不希望国家强起来，站在世界上？哪一个人不希望生活有

意思，一生为了远大的目标？”［１４］３９０抗美援朝中的生产运动不但为志愿军的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同时也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运动中，各个阶级的生产积极性与革命热情均

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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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同时也完成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我国下一步变革做了关键的准备。

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所完成的任务则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必须忠实地记录社会生活，反映时代

面貌；另一方面，文学所特有的宣传功效，也使记录抗美援朝运动与社会主义改造的这些优秀作品

在“传遍全国”的同时，令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更加理解抗美援朝运动和社会主义

改造的意义，为他们的思想转化提供了外在的驱动。

　　四、结语

　　过去，研究者往往易于忽略文学的宣传作用；然而，文学的社会功用，本身就是其价值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在这方面，抗美援朝文学为我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抗美援朝文学通过鲜明

的故事情节与文学形象，使群众充分认识到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赢得了人民对战争的支持，凝

聚起了人民的力量，从而成功地发挥了宣传动员作用。在当前形势下，汲取抗美援朝文学的宝贵

经验，鼓励以文学的形式进行宣传工作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与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无疑仍有极大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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